
香港深度

酷热警告现正生效：汗臭、中暑和上涨电费，香港打工仔的寻常夏天

“如果怕热咪唔做啰，如果有钱可以生活咪唔做，去凉啰。”

送冰司机耀哥每天需要搬运约260包冰，每包重约10公斤，每次他最多可以抬6包冰。 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在屯门大榄一处，艳阳高照，56岁的莲姐和55岁的英姐正在合力打扫地上落叶，手脚利索。根据香港天文台，这天屯门的气温高达摄氏35.2度。莲姐和英
姐头戴自制的遮阳帽，包著头巾、戴著口罩，露出的脸部皮肤布满大滴的汗珠。

“这帽是我们吃饭有空时自制的，小一点的雨和太阳也能遮挡。”莲姐说，食环署有派发“鸭嘴帽”给他们，但根本遮不了多少阳光。于是，他们购买较大的遮
阳帽，并从坏掉的雨伞取下布料，覆盖在帽子上，这样既防晒又能挡雨。

上月清扫时，莲姐看到另一位同事突然“抱著”路边的柱子。“我问她：‘喂！妳怎么了？’她说：‘我晕啊，别吵别吵，过一会儿就没事了。’”接著莲姐便跑去买
宝矿力给她，还笑说有人提议喝可乐会好得更快。帮她脱掉帽子手套，解开钮扣后，便没事了。莲姐又说，自己有时丢完几桶垃圾后，“看到人好像看到星星
一样”，马上坐在路边休息，也引来附近村民的关心。

https://theinitium.com/zh-Hans/channel/hongkon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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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洁工人莲姐头戴自制的遮阳帽，包著头巾在烈日下扫街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“以前真的很少会这样，不知是否因为年纪大了，而且天气真的热了很多。”记者跟随她们工作的脚步，经过一个多小时，发现来时途经附近巴士站买的冷水
已被晒得温暖。

2024年，香港的闷热数据再度打破各种纪录。不只是香港，全球气温异常温暖，欧盟气候变化监测机构在7月8日表示，今年6月是全球有纪录以来最热的一
个6月。7月24日，受台风“格美”（台译凯米）影响，香港局部地区气温高达摄氏35.5度，程度达到“极端酷热”，香港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杨国仲呼吁市民
关注气候变化、节能减排。

闷热天气下，我们走访了与“热”影形不离的人——街上的基层工人和露宿者、住在㓥房的市民，跟著他们从闷热的街道走入㓥房，又跟著他们的劳动轨迹重
返街上。有的㓥房户在家中能省就省，连冷气也不敢长开；有的工人在户外热到病；有露宿者单是去避暑中心一趟，就热得满身大汗。面对一年比一年炎热
的夏天，他们想出各种方法应对。



油麻地的一名修路工人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中暑叫救护车，“我身上脏脏的，不太好”

清洁工莲姐，56岁

工作一整天，莲姐和英姐的制服全湿透，连灰色裤子也湿至裤脚，被汗水染成深色。

一次中暑，莲姐说她“喝了很多水，全吐了出来”。有村民见她脸色苍白想替她叫救护车，却被她婉拒。“身上脏脏的，不太好。”之前，她有同事被狗咬至流
血，去到急症室也不能马上接受治理，流著血等了3小时，倒不如自己休息算了。

食环署有为清洁工提供夏天和冬天的制服，裤子则是统一的长裤。莲姐不想像英姐般，在短袖制服外再穿防晒手套，所以宁愿穿著冬天的长袖制服。她说，
冬夏天制服的物料都是一样的不通风，也不吸汗，只是有袖和没袖的分别；以前棉质的旧制服则舒服点，吸汗一点。食环署和工会有派发电风扇，有的能夹
在衣服上，但她觉得容易掉下，不方便所以没使用。当日，记者未看到其他工友使用电风扇。



清洁工人莲姐在工作途中喝水降温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工作至士多附近，她们买了两支宝矿力，也跟老板熟络地打招呼。若天气预报显示明天特别炎热，莲姐上班时会多带水，平日则最少喝4支水，但不会特别
注重休息。“有时候水解不了渴，便去买宝矿力。”她们知道工作暑热警告，上头也有人提醒他们注意作息，但她说：“我们很少休息的，都是一气呵成。”

最近，工业伤亡权益会调查建造业工人和清洁工在炎热下工作的环境，发现超过4成受访者需要多于5分钟才能到达有饮用水的地方，近半受访者到达该处的
路途崎岖。

与我们一起探访清洁工，来自民间组织“社区关怀文化中心”的研究统筹 Sallie Lau 表示，乡郊清洁工们虽然有休息场所，但却通常离工作地点很远。以莲姐
和英姐为例，她们签到交更的垃圾站兼用作休息室，也有补给的水，但位于市区，距离她们的工作地有45分钟车程。所以她们一般自备水瓶，喝完后就需自
行购买。吃午饭前，她们会先到附近公厕洗澡和换衣服，用水喉接驳水龙头，并在无障碍厕所内冲一冲身，洗走汗水。

公厕旁是较大的垃圾收集站，也是她们摆放物资和小休的地方。垃圾站内相当局促，也不通风，她们宁愿到旁边大树下乘凉也不会待在里面。站内有储物柜
和晾衣服的竹竿，全是村民丢弃和送赠的。她们更衣时，也只是缩在站内一角，并用布帘遮挡，相当缺乏私隐。

食环署在垃圾站提供了桌椅，但她们没有开封，也没有机会使用。莲姐说，现在旁边的厕所重建了3年多：“现在这个新净一点，和没那么臭。以前那个很臭
的！坐都坐不了！”她抱怨道，自己宁愿走出站外休息：“你想想是大小便的臭味，怎能忍受！”



耀哥将冰放在手推车上，再送到附近的各个餐厅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“手很冷、身很热”，送冰是帮炎热里的人

送冰司机耀哥，47岁；阿健，33岁

每日天未光，送冰司机耀哥就开始他的工作——把一包包食用冰运送至下单的食肆。早上约5时，他从屯门制冰厂德保雪粒出车，把货车驾驶至负责的区
域，将冰从车厢搬到手推车上，再送到附近的各个餐厅。下午2、3时左右回到制冰厂，还要把明天送的冰搬到货车上，方便翌日的运送。除驾驶货车以外，
耀哥有约一半的工作时间都处于室外。

耀哥今年47岁，任职货车司机已超过20年。“手很冷，身体就很热！”而且，存放冰粒的车厢是冷的，外面又比较热，耀哥初入行不习惯，常因此生病。夏天
人人都想喝上一杯冻饮，餐厅也有较多订单，每天他需要搬运约260包冰，每包皆重约10公斤，每次他最多可以抬6包冰。

有时候，他会被阳光晒到头痛和出很多汗，甚至手震。为了凉快一点，他会善用载冰的车厢，把自备毛巾和2公升的水放在里面。要是喝完自己带备的水，
便再购买1公升水和电解质饮料。但即使如此，耀哥也曾因天气感到不适，“整个人在滚烫”，需要回到驾驶座休息。



柴湾一名送水工人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虽然耀哥没有中暑的经历，却有同事有怀疑中暑的体验。阿健现在33岁，同样是冰厂的货车司机，已任职超过10年。去年夏天某日，天气焗热没有风，且阳
光猛烈。他从早上4时多工作至晚上7时，搬了约30包冰后，开始感到不舒服、冒冷汗、头晕和手脚乏力，也有恶心想吐的感觉。之后，附近同事顶替了他的
岗位，自己则回家休息，后来才“后知后觉发现自己可能是中暑”。休息一晚后，阿健感觉没有大碍，便在明日如常上班。但经历此事，他开始多喝水和电解
质的运动饮品，预防自己再次病倒。

耀哥说，夏天时食肆对冰的需求特别大，是冬天的两倍。他自觉送冰工作帮到在炎热中需要片刻冰凉的人，“有时冰机客的机坏了，会即刻来电问我们可不可
以先救他们！”他说，“对所有人来说，一杯冰冻的饮品绝对是夏天的恩物。”



电灯技工黄师傅虽不用在户外承受风吹雨打，却依然要抵受阳光的暴晒和长时间的高温。 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“10个工人，8个不知道暑热指引”

地盘工人黄师傅，37岁

在启德的一个地盘，电灯技工黄师傅工作的环境四周都是落地玻璃。踏入6月，地盘因为通风设备不足和没有冷气，下午在阳光照射和高温下，变得愈来愈
热和局促。

黄师傅今年37岁，从事地盘工作已经10年。身为电灯技工，他不用在户外承受风吹雨打，却依然要抵受阳光的暴晒和长时间的高温。他形容，香港的夏天是
“黐笠笠”（黐黐黏黏）的，最热时流汗流到“整个人好像浸过水般”。“关掉所有窗那种焗，好似蒸住个人咁！”他指，尤其是台风格美来临前的一两个星期，
感到特别炎热。

平日，黄师傅和工友们为了让自己凉快一点，只能自己携带小风扇，和多喝水。近年，有些工友甚至会穿著自己购买的风扇衣，方便工作时降温。虽然公司
有饮用水提供，但只放置在地盘底层，在高层工作的工人只能走楼梯下去，十分不便，因此多数喝完自备的水都不会再特地添加。有时候出太多汗，带超过
1.5公升水也会不够喝。

除了吃午饭的1小时，他们没有固定的休息时间。若然觉得很累，工友们便会伸展一下身体，喝一口水，最多休息5分钟。黄师傅说，有些地盘公司“好衰
㗎，你坐在一旁休息，会以为你在‘蛇王’。”他指，曾在待遇较好的地盘工作，则有提供休息的桌椅和空间。

根据《职业安全及健康条例》，雇主须在合理地切实可行的范围内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，劳工处指工作时的热压力是其中一个风险评估，雇主应采取适当措
施避免雇员中暑。



尖沙咀一名修路工人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去年5月15日，《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》正式推行，劳工处并不强制雇主执行，但若发生意外则可成为执法依据。劳工处规定，暑热指数达到30或是天文台
发出“极端酷热天气”提示时，会发出黄色工作暑热警告；达到32时，则会发出红色警告。在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下，劳工处建议中等劳动工作者应每小时工作
45分钟，休息15分钟。而在没有警告的情况下，轻至中等劳动工作者工作每2小时也应至少有10分钟休息。

根据劳工处截至今年8月底的资料，8月5日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的时间持续达10小时，是自去年5月推出工作暑热警告以来最长时间纪录。而于今年7月
7日、8月7日和8月8日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一天内也生效了9小时。红色或以上的工作暑热警吿，则从未发出。

工权会调查发现，38.3%受访者表示雇主没有提供任何应付暑热的措施。他们指出，指引不具法律效力，雇主未必愿意主动配合，期望未来可立法，令雇主
承担更多责任。

“指引⋯⋯其实没什么用。因为可以跟，也可以不跟。”黄师傅指，每人的耐热程度不一，政策又不是强制执行。而且，他认为很多人都不知道《指引》。他
回忆政策刚推出时，进入新地盘工作前的入职安全课程中曾有提及指引，但“10个工人可能有7、8个也不知道”。

不过，他认为“有好过冇”，情况可能跟以往差不多，但至少获得更多关注。去年夏天，有好几个工作天，管工突然亲自到他所在的楼层提醒工友注意休息，
和增添一把水冷风扇。但大多数时候，都不会有人监管工人作息是否足够。



阿强已露宿10多年，现时住在通州街公园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没拆封的冰凉湿纸巾，“待真的很热才用”

露宿者阿强，62岁

62岁的阿强已露宿10多年，现时住在深水埗通州街公园。访问时，他赤裸上身坐在垫子上，穿著短裤。

以往天气炎热时，阿强曾入住政府民政事务总署开设的避暑中心，却因地理位置不方便和其他环境因素不再入住。如要去避暑中心，他需要长途跋涉走到石
硖尾，到达时已满身大汗，里面却无法洗澡。如果去深水埗的另一间中心，那里地方空间小，但要容纳10多人，空气很不流通，人流亦比自己熟悉的居住地
复杂，难以保管财物。

白天，阿强会到处走走或是做运动。现在每天他都至少喝2公升水，以及每天至少到附近洗手间洗澡两次，视乎当天的气温和出汗量。即使是下午，他也不
会进商场乘凉，“一冷一热更易病”。他说：“有句话叫心静自然凉嘛。”他宁愿适应高温，放松心情。平日晚上10时后，他才不会觉得热。

在露宿的这10多年间，阿强切身地感觉到，2020年开始天气变得特别炎热。由于天气热的问题近年受到关注，除日用品和食物外，不少社福机构会为露宿
者送上毛巾、樽装水、扇子，甚至冰凉湿纸巾。他却从未拆封，“留待真的很热才使用。”



铜锣湾马路上的快递员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电费每月上涨，“我们哪有权力说话？”

㓥房户黄伯，94岁；黄太，64岁

在深水埗一个“一㓥四”的㓥房中，住著94岁的黄伯和他64岁任职厕所清洁工的妻子。门一打开，除厕所外的空间已一览无遗。双层床占了房间的大部分空
间，几乎没有走动的地方。仅有的一个小窗户，由于其他单位的油烟会在开窗后飘进来，因此不会开启，单位内空气闷热。

根据黄伯提供的租金电费单，他们6月至8月的电费分别是港元$224、$504和$728，短短两个月便增加了两倍多。现时，他们生活主要依靠妻子的清洁工
收入、政府发放的高龄津贴（俗称“生果金”）。黄伯轮候公屋已有5年多，由于轮候超过3年，每月也有政府发放的$2250轮候公屋津贴。今年，中电为2万
名㓥房用户提供一笔过共$1000的电费补贴，黄家亦是受补贴用户之一。



㓥房户黄伯平日在家时为了节省电费，他会把冷气“开一下关一下”，减少用电时间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白天的时候，黄伯会到西九龙中心闲逛、凉凉冷气，天气若不太热，便会到嘉顿山走走。但若回到家里，“每天都要开冷气。”他说：“只是开风扇不够，一定
要开冷气。”他说，7月不开冷气还能接受，8月开冷气的频率则高很多。为了节省电费，他会把冷气“开一下关一下”，减少用电时间，以及尽量减少穿著的
衣物。

但冷气机吹出来的冷风，会被双层床上层的杂物和床板所挡住，黄伯会同时开另外两部风扇，并把一部风扇置于床与墙壁之间，把冷气吹下来。不过，早上
妻子上班前煲水煮食时，不能同时开启冷气，否则会“跳掣”，他们试过因此马上找人维修，才能恢复供电和冷气。

善用风扇让冷空气更流通，是前天文台台长林超英去年夏天到访黄伯家时教会他的方法。在该新闻节目中，林超英测量了黄伯门外走廊天花的温度。由於单
位位于大厦顶楼，靠近天台，焗热的环境使气温高达摄氏34度。有组织提倡政府为基层家庭发放酷热天气津贴，黄伯指：“我们哪有什么权力说话啊？但都
想政府补贴的。”



叶生和叶太住在深水埗界限街的一处㓥房，有时候需要同时开启3部风扇和冷气，才感到足够凉快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靠捡来的风扇降温，“坏了又再捡”

街市保安叶太，69岁；叶生，70岁

70岁的叶生和69岁的叶太住在深水埗界限街的一处㓥房，面对热的问题，他们同样感到无奈。由于叶生长期受肺病困扰，目前只有叶太工作，于旺角一街市
任职保安。

跟黄伯一样，他们不会长时间开著冷气。他们说：“凉一下就会关了，就是电费问题。”他们更换性能较好的冷气已有一个月，但此前，他们需要同时开启3

部风扇和冷气，才感到足够凉快。叶生独自留家时，则不会开冷气。“热啊，但是我习惯了。”叶生说。“㓥房就是这样子啦。”

外出工作的叶太，还是要抵受酷热的环境，以赚取一天12小时$504的薪酬。她工作的街市没有冷气，也没有提供桌椅，即使任职夜更保安，街市环境依然
湿热，叶太只能捡拾别人不要的椅子和风扇使用。叶生指：“是公司不够正规，应该要配备的。”当值的楼梯位置附近没有窗户，通风也不良好，叶太还要一
直穿著制服，只好开著捡回来的两部风扇降温。“坏了，又再捡。”

社区组织协会（社协）今年6月至7月的调查发现，有九成居住㓥房的市民因天气热而身体不适，而香港现有超过22万人租住在不适切居所。早于2022年，
社协副主任施丽珊曾提出基层住户的水电费由业主定价、收费高昂，对《租务管制》条例亦未能有效阻止上述情况的疑虑。根据叶生叶太提供的租金收据，
他们单位的每度电收费为$1.7，高于电力公司的定价。他们也有申请中电的$1000补贴，但直指“能帮几多，又不是一个月（补贴）1000元”，不过他们仍
认为“好过冇”。



观塘的一名清洁工人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“如果有钱可以生活就不做，去凉啰”

清洁工馨姐，78岁

约下午5时，九龙区一个公园里，外判清洁工馨姐戴著帽子，胸前衣服挂著一条小毛巾，清扫地上的落叶。“（毛巾）肯定要带的，一定要。”78岁的馨姐
说，毛巾用以印走额上的汗。“汗水碰到眼睛会看不见东西。”她会在清洁制服里面加一件衣服吸汗，又笑说：“现在出面的那件衫未湿，一湿就会臭，有汗臭
味我都不敢接近你们！”工作时，她不会携带便携式风扇，免得妨碍清扫。

馨姐的工作时段是下午2时半至晚上11时，她指“西斜”的时候特别炎热。前阵子没有下雨的时候，“真的太热，做死人”。她形容最热时，汗水像“一粒一粒豆
般冒出来”。若全身湿透，她会趁晚上的半小时“饭钟”回家洗个澡，换一套制服。

关注草根生活联盟在7月发表调查报告，发现有近两成半受访清洁工，即使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期间，也通常未获安排休息，《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》和
工作暑热警告的成效存疑。清洁工属于中等劳动的分类，根据指引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时，应该每小时工作45分钟休息15分钟。馨姐几乎每天都从手机
提示看到黄色工作暑热警告，自己却不会特别理会，认为“休息得来工作还是要做”。她指，自己经常在工作时感到不适，头晕的时候坐下来也没用，会站著
暂停一下。但问到为什么不休息时，她说：“你不做，人家还怎么请你？”

铜锣湾一名地盘工人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近期工业伤亡权益会的调查，也揭露前线清洁工甚至不时会因为休息而被拍照投诉，导致工作时不敢休息，反映工作环境欠缺鼓励休息的风气。

街上炎热，辛苦过后回到家里也好不了多少。由于患抑郁症的丈夫无法工作，为节省电费，馨姐回到㓥房家中仍不敢开冷气，“能悭就悭”。只会在热得受不
了的时候，例如晚上睡觉前或是洗澡后才开冷气，但是开一开便会马上关掉，晚上也睡得不太顺畅。“成日开？不用想啦！”为了降温，她和丈夫每人会放一
台大陆制小风扇在床的顶部，向头顶吹风。即使有窗户，因为正对著巷子，通风不好有异味，所以也不太会开窗。她说，就算再节俭，每月电费也要$600左
右：“对别人而言微不足道，但对我们来说都是压力大的。”



“其实每个人出来‘揾食’，都是不辞劳苦的啦。如果怕热就不做啰，如果有钱可以生活就不做，去凉啰。”她说。

＃气候和环境＃劳工权益＃极端高温＃基层劳动＃极端天气＃香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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